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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杰
倫
與
小
女
友
昆
凌
共
晉
晚
餐
被
狗
仔
隊
跟
蹤
偷

拍
，
大
發
雷
霆
，
動
手
打
記
者
，
並
作
出
連
串
反
擊
行

動
，
包
括
下
戰
書
於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進
行
反
狗
仔
隊
復

仇
記
，
為
甚
麼
是
四
．
二
五
？
怎
樣
復
仇
？
周
董
沒
說

明
，
但
既
高
調
宣
佈
了
，
事
情
一
定
要
辦
得
似
模
似

樣
，
不
能
丟
面
，
周
董
需
花
很
大
的
勁
，
以
他
的
身
價
，
以

他
的
創
作
力
，
值
得
將
時
間
精
力
這
樣
浪
費
嗎
？
用
來
作

曲
、
演
戲
不
是
更
有
建
設
性
嗎
？

心
裡
不
舒
服
當
然
有
表
達
的
需
要
，
被
偷
影
了
，
已
是
吃

了
虧
給
狗
仔
隊
，
還
得
賠
上
時
間
和
精
力
，
豈
不
雙
重
損

失
？
如
果
反
狗
仔
隊
復
仇
記
能
一
舉
﹁
殲
滅
﹂
所
有
狗
仔

隊
，
從
今
以
後
藝
人
不
會
再
有
狗
仔
隊
滋
擾
，
為
整
個
演
藝

界
解
除
白
色
恐
怖
，
必
定
名
留
娛
樂
史
，
不
是
潑
周
杰
倫
冷

水
，
而
是
他
應
該
明
知
這
是
個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早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
全
港
演
藝
人
為
要
反
狗
仔
隊
，
進
行

封
嘴
大
行
動
，
三
天
不
接
受
媒
體
訪
問
，
各
人
還
戴
上
口
罩

給
傳
媒
拍
張
大
合
照
，
以
示
團
結
，
說
要
杯
葛
傳
媒
，
可
是

要
發
放
杯
葛
宣
言
時
，
卻
要
傳
媒
來
報
道
，
實
在
太
諷
刺
，

充
分
反
映
出
藝
人
對
狗
仔
隊
是
又
愛
又
恨
的
無
奈
。

記
者
問
小
豬
羅
志
祥
對
於
周
董
反
狗
仔
行
動
的
看
法
時
，

小
豬
先
不
評
論
周
董
的
做
法
，
很
有
同
行
之
義
，
被
問
到
會

否
覺
得
被
狗
仔
隊
剝
削
自
由
？
小
豬
則
認
為
狗
仔
隊
比
藝
人

更
無
自
由
，
因
為
整
天
要
跟
㠥
藝
人
捕
捉
一
舉
一
動
，
很
身

不
由
己
。
這
番
話
當
然
很
令
狗
仔
隊
窩
心
。

經
常
成
為
狗
仔
隊
獵
物
的
張
智
霖
更
幽
默
地
說
已
被
狗
仔
隊
同
化

了
，
已
不
覺
狗
仔
隊
的
存
在
，
又
謂
有
狗
仔
隊
跟
就
如
請
了
保
安
，
不

怕
兒
子
被
拐
走
。

在
家
中
赤
裸
身
體
被
偷
拍
了
全
裸
照
登
上
周
刊
封
面
的
黃
宗
澤
則
到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申
訴
，
經
過
九
個
月
調
查
後
，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定
出
清

晰
指
引
，
說
明
大
眾
好
奇
心
，
不
等
於
大
眾
知
情
權
，
在
這
情
況
下
，

Public
Interest

是
指
大
眾
興
趣
，
不
是
大
眾
利
益
，
黃
宗
澤
一
張
裸
照

替
全
港
藝
人
買
了
個
保
險
，
雖
然
如
此
，
黃
宗
澤
稱
他
是
對
事
不
對

人
。周

杰
倫
要
杜
絕
狗
仔
隊
或
規
範
狗
仔
隊
的
偷
拍
行
為
，
就
應
循
類
似

途
徑
出
發
，
而
非
浪
費
寶
貴
時
間
做
些
搔
不
㠥
癢
處
的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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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藝人愛不愛狗仔隊?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提
起
俞
平
伯
的
道
德
文
章
，
不
能
不
讀
他
的

︽
代
擬
吾
廬
約
言
草
稿
︾。

這
一
份
草
稿
文
短
，
全
文
只
有
三
百
九
十
個

字
，
涵
蓋
一
位
恂
恂
學
者
的
襟
懷
、
氣
度
，
和
熱

愛
生
命
、
待
人
接
物
的
態
度
。
文
短
意
長
，
值
得

一
錄—

—

我
們
認
為
一
個
人
對
於
自
己
的
生
命
與
生
活
，
應
該

可
以
有
一
種
態
度
，
一
種
不
必
客
氣
的
態
度
。

誰
都
想
好
好
的
活
㠥
的
，
這
是
人
情
。
怎
麼
樣
才
算

活
得
好
好
的
呢
？
那
就
各
人
各
說
了
。
我
們
幾
個
之
間

有
了
下
列
相
當
的
了
解
，
於
是
說
到
﹁
吾
廬
﹂。

一
是
自
愛
，
我
們
站
在
愛
人
的
立
場
上
，
有
愛
自
己

的
理
由
。
二
是
平
和
，
至
少
要
在
我
們
之
間
，
這
不
是

一
個
夢
。
三
是
前
進
，
唯
前
進
才
有
生
命
，
要
擴
展
生

命
，
唯
有
更
前
進
。
四
是
閒
適
，
﹁
勤
靡
余
暇
心
有
常

閒
﹂
之
謂
。
如
此
，
我
們
將
不
為
一
切
所
吞
沒
。

假
如
把
捉
了
這
四
端
，
且
能
時
時
反
省
自
己
，
那
麼
，
我
們
確

信
塵
世
的
盛
衰
離
合
俱
將
不
足
間
阻
這
無
間
的
精
誠
：
﹁
吾
廬
﹂

雖
不
必
真
有
這
麼
一
個
廬
，
已
切
實
地
存
在
㠥
過
了
。

這
是
一
種
思
想
的
意
志
的
結
合
，
進
德
修
業
之
謂
；
更
是
一
種

感
情
的
興
趣
的
結
合
，
藏
修
息
遊
之
謂
。
生
命
至
脆
也
，
宇
宙
至

大
也
，
區
區
的
掙
扎
，
明
知
是
滄
海
的
微
漚
，
然
而
何
必
不
自

愛
，
又
豈
可
不
自
愛
呢
。

這
篇
文
章
寫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
俞
平
伯
剛
步
入
中
年
︵
時
值
三

十
七
歲
︶，
是
為
他
的
家
人
而
寫
的
。
　

韋
柰
解
讀
道
：
﹁
實
際
上
只
是
外
祖
父
與
外
祖
母
兄
弟
姐
妹
們

的
一
個
﹃
家
庭
組
織
﹄。
外
祖
父
與
外
祖
母
一
家
人
相
處
極
好
，
除

平
日
聚
會
遊
樂
之
外
，
他
與
我
的
幾
位
舅
公
許
寶
駒
、
許
寶
騤
、

許
寶
騄
更
有
許
多
學
問
文
字
上
的
往
來
。
俞
許
兩
家
書
香
門
弟
，

六
世
姻
親
，
因
此
親
情
融
洽
，
往
來
十
分
繁
密
。
這
樣
，
他
們
聚

在
一
起
，
商
議
為
他
們
的
﹃
家
庭
組
織
﹄
起
個
名
，
由
﹃
吾
亦
愛

吾
廬
﹄
引
出
﹃
吾
廬
﹄，
定
名
後
，
即
刻
印
章
，
個
人
購
書
，
均
蓋

此
印
，
以
為
共
同
志
趣
，
互
勉
互
進
。
至
今
在
我
收
藏
的
書
中
，

有
許
多
是
蓋
有
此
印
的
。
這
就
是
﹃
吾
廬
﹄
的
由
來
。
﹃
吾
廬
約

言
﹄
則
是
他
們
那
個
組
織
的
﹃
綱
領
性
文
件
﹄。
﹂

俞
平
伯
認
為
，
一
個
人
對
於
自
己
的
生
命
與
生
活
，
﹁
應
該
可

以
有
一
種
態
度
，
一
種
不
必
客
氣
的
態
度
。
﹂

其
實
這
是
自
我
要
求
的
嚴
謹
態
度
。
﹁
自
愛
﹂，
是
建
基
於
愛
人

層
面
上
。
愛
人
是
廣
義
的
，
除
了
你
身
處
的
人
，
還
要
熱
愛
你
生

活
的
世
界
。

﹁
前
進
﹂
是
生
命
歷
程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
只
有
前
進
，
才
能
延

展
生
命
，
生
命
才
有
意
義
。

平
和
，
可
解
作
對
榮
辱
都
以
平
常
心
對
待
，
所
以
榮
辱
心
、
譭

譽
心
，
輕
輕
放
下
。
平
和
，
也
包
括
待
人
處
事
的
寬
容
，
厚
道
、

不
稱
霸
、
不
跋
扈
！

﹁
閒
適
﹂
是
現
代
人
生
命
中
所
欠
缺
的
。
唯
其
氣
度
神
閒
，
才

能
從
容
，
才
能
思
考
，
才
能
反
思
，
才
能
達
到
和
諧
境
界
！

我
建
議
，
香
港
的
中
學
教
科
書
，
應
該
收
入
此
文
，
作
為
德
育

修
身
的
皋
圭
。

聽
韋
柰
說
，
俞
平
伯
的
一
家
對
此
﹁
人
生
約
章
﹂，
都
奉
行
有

素
。俞

平
伯
是
甘
於
寂
寞
的
人
，
自
從
一
九
五
三
年
受
到
點
可
批
判

後
，
很
少
在
公
眾
場
合
露
面
，
即
使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內
地
文
藝
政

策
開
放
後
，
許
多
老
作
家
、
老
學
者
紛
紛
參
加
公
開
的
文
化
、
政

治
活
動
，
俞
平
伯
仍
然
是
深
居
簡
出
。

晚
年
的
他
致
力
於
舊
詞
的
鑽
研
，
閒
來
與
他
的
夫
人
許
寶
馴
女

士
合
作
譜
寫
了
不
少
崑
曲
。

俞
平
伯
與
年
長
他
四
歲
的
夫
人
是
患
難
與
共
、
恩
愛
很
深
的
伴

侶
，
一
九
八
二
年
許
夫
人
逝
世
，
俞
平
伯
作
悼
亡
詩
︽
半
帷
呻

吟
︾，
情
意
款
款
。

︵︽
紅
學
家
俞
平
伯
︾
之
四
︶

人生約章
彥　火

琴台
客聚

日
前
﹁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
判
定

黃
宗
澤
、
王
浩
信
、
陳
自
瑤
等
申

訴
得
直
，
要
兩
本
周
刊
徹
底
刪
除

三
人
私
隱
的
照
片
，
此
事
引
起
娛

樂
界
中
一
致
好
評
。

判
詞
說
，
那
些
被
攝
的
是
﹁
公
眾
利

益
﹂，
而
不
是
﹁
公
眾
興
趣
﹂
或
﹁
公
眾

好
奇
心
﹂，
因
此
需
加
以
﹁
保
護
私
隱
權
﹂

云
云
。
但
有
關
此
判
決
，
筆
者
以
卅
年

新
聞
工
作
經
驗
而
言
，
實
頗
有
些
疑

問
。
每
個
人
，
包
括
藝
人
之
個
人
私
隱

不
是
要
自
己
保
護
，
而
是
要
立
法
保
護

的
？
例
如
在
家
面
對
公
眾
的
方
向
打
開

窗
脫
光
衣
服
被
記
者
攝
到
了
，
你
不
落

下
窗
簾
是
你
沒
有
好
好
保
護
自
己
私

隱
，
記
者
透
過
遠
攝
沒
有
﹁
擅
闖
民
居
﹂

也
沒
有
觸
摸
你
家
任
何
物
件
，
這
樣
的

案
例
，
若
有
街
坊
投
訴
的
話
反
可
控
告
你
有
意
向
公

眾
暴
露
擾
亂
公
眾
治
安
呢
。
而
且
﹁
遠
攝
﹂
不
等
於

﹁
偷
攝
﹂。
你
不
保
護
自
己
反
而
告
人
﹁
侵
犯
私
隱
﹂

不
能
成
立
吧
？
是
有
斟
酌
餘
地
。

藝
人
和
每
個
人
都
一
樣
，
是
需
要
有
私
隱
的
，
但

你
們
要
好
好
自
我
保
護
呀
，
否
則
男
女
拍
拖
被
攝
，

一
起
去
街
吃
飯
被
攝
，
也
說
被
侵
犯
私
隱
，
如
果
你

們
要
見
報
宣
傳
，
就
不
是
私
隱
？
你
們
不
高
興
，
則

告
人
侵
私
隱
，
那
麼
這
完
全
是
強
迫
公
眾
要
順
從
你

們
的
要
求
，
這
時
候
新
聞
工
作
者
能
否
反
控
告
是
你

們
侵
犯
了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私
隱
呢
？
婆
說
婆
有
理
，

但
也
應
照
顧
公
也
有
理
的
。

其
實
自
由
世
界
人
人
是
平
等
的
，
你
自
行
保
護
不

願
給
外
人
知
道
的
才
叫
﹁
私
隱
﹂，
人
們
夾
硬
來
偷

拍
你
才
是
﹁
侵
犯
﹂，
如
果
你
脫
光
衣
服
隨
街
走
，

路
人
眼
睛
都
可
自
由
看
到
你
還
要
控
告
所
有
人
﹁
侵

犯
﹂
你
的
私
隱
，
這
便
是
﹁
惡
人
先
告
狀
﹂，
太
過

分
了
。

因
此
，
對
於
藝
人
不
好
好
自
我
保
護
，
在
公
眾
範

圍
被
看
到
被
攝
到
，
何
者
為
﹁
公
眾
利
益
﹂
或
﹁
公

眾
好
奇
心
﹂，
實
很
難
界
定
，
為
難
界
定
的
東
西
而

立
法
，
這
就
是
不
公
，
只
有
超
極
權
統
治
下
﹁
老
子

說
了
算
﹂
才
能
立
此
種
法
，
這
是
在
下
本
人
之
新
聞

理
解
，
此
論
點
不
管
你
信
不
信
，
反
正
我
是
信
了
。

利益或好奇
阿　杜

杜亦
有道

人
靠
什
麼
可
以
超
越
命
運
呢
？
風
水
、
算

命
術
、
積
陰
德⋯

⋯

答
案
可
以
有
很
多
，
不

過
我
相
信
﹁
意
志
力
﹂
將
是
其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項
。
為
何
突
然
會
有
這
想
法
呢
？
靈
感

來
自
電
影
︽
諜
海
謎
蹤
︾
及
過
去
的
一
段
新

聞
報
道
。

先
說
說
︽
諜
︾
的
劇
情
：
在
影
片
初
段
，
英
國

情
報
組
織
的
監
督
因
失
勢
而
被
迫
離
職
，
原
本
還

是
精
神
奕
奕
的
他
不
久
後
病
死
床
上
，
這
情
景
令

我
想
起
不
少
退
休
人
士
所
說
的
話
：
不
用
工
作
的

生
活
反
而
令
人
生
失
去
寄
託
，
失
去
目
標
，
失
去

了
生
存
下
去
的
推
動
力
。
雖
然
我
未
能
完
全
贊
同

這
種
工
作
等
同
人
生
的
生
活
態
度
，
但
它
卻
反
映

出
一
個
事
實
，
就
是
只
要
人
有
目
標
或
責
任
等

等
，
在
其
背
後
推
動
㠥
的
意
志
力
能
產
生
一
種
鼓

舞
甚
至
支
撐
生
命
的
神
奇
作
用
。

早
前
更
讀
到
一
段
關
於
﹁
蝴
蝶
命
﹂
的
新
聞
報

道
：
一
對
廝
守
多
年
的
英
國
夫
妻
，
在
丈
夫
去
世

後
的
三
天
，
太
太
也
自
然
地
在
睡
夢
中
離
開
人

世
。
這
樣
的
巧
合
可
以
如
何
解
釋
呢
？
唯
一
的
答

案
就
是
失
去
老
伴
，
令
人
也
同
時
失
去
活
下
去
的
意
志
力
。

當
然
，
你
可
以
負
面
地
去
解
讀
這
兩
個
小
故
事
背
後
的
信

息
，
不
過
我
更
想
正
面
地
引
伸
它
的
意
義
：
不
論
是
迷
戀
工

作
，
還
是
溺
愛
老
伴
也
好
，
原
來
憑
㠥
活
得
愉
快
，
活
得
有

意
義
，
我
們
就
能
憑
㠥
這
股
生
存
的
意
志
及
動
力
去
操
控
生

死
，
所
以
絕
不
要
輕
視
心
靈
的
力
量
，
因
為
若
能
將
之
好
好

運
用
，
它
的
作
用
甚
至
能
創
造
奇
蹟
！

不
是
有
個
已
被
引
用
得
老
掉
牙
的
例
子
嗎
？
母
親
為
了
拯

救
被
車
壓
㠥
的
兒
子
，
身
體
突
然
強
壯
得
車
也
能
舉
起
，
這

股
突
如
其
來
的
肉
體
爆
炸
力
其
實
也
是
由
精
神
上
的
意
志
力

所
觸
發
！
若
從
這
角
度
去
繼
續
思
考
，
生
命
還
有
什
麼
是
不

可
能
？
所
以
從
這
刻
開
始
，
請
各
位
好
好
珍
惜
自
己
的
心

靈
，
善
用
自
己
的
生
命
，
因
為
只
要
你
願
意
，
任
何
人
也
具

備
創
造
奇
蹟
的
能
力
！

你就是奇蹟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公
案
有
五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

一
是
指
官
府
的
案
件
文
卷
，
二

是
指
案
件
，
三
指
官
府
處
理
公

事
時
用
的
几
案
，
四
是
話
本
、

戲
曲
和
小
說
中
的
一
種
分
類
，

五
指
的
是
佛
教
禪
宗
裡
說
的
前
輩
祖

師
的
言
行
範
例
。

所
以
小
說
中
留
下
了
不
少
公
案
傳

奇
的
故
事
，
而
用
前
輩
祖
師
的
言
行

範
例
來
判
斷
是
非
迷
悟
的
禪
學
，
便

形
成
了
公
案
學
。
比
如
學
佛
的
人
問

大
師
什
麼
是
佛
學
的
大
道
理
，
大
師

會
叫
你
﹁
吃
飯
去
﹂
或
﹁
挑
水
去
﹂，

能
悟
者
就
悟
得
出
，
不
能
悟
者
就
繼

續
迷
糊
。

問
一
個
很
簡
單
的
公
案
問
題
：
各

位
︽
文
匯
報
︾
的
讀
者
知
道
︽
文
匯

報
︾
的
社
址
在
哪
裡
嗎
？
之
所
以
這

樣
問
，
因
為
最
近
有
個
畫
展
就
在
同
樣
地
址
的

興
偉
中
心
二
十
三
樓
的
藝
倡
畫
廊
舉
行
，
畫
展

中
也
有
些
公
案
等
待
觀
眾
去
了
悟
。
有
興
趣
的

人
記
得
在
二
十
七
日
以
前
，
星
期
二
至
六
，
十

時
半
至
五
時
半
前
往
，
看
看
能
否
悟
出
畫
中
人

到
底
是
誰
。

畫
家
的
名
字
叫
做
何
鳳
蓮
，
生
於
美
國
，
但

在
香
港
求
學
時
就
潛
心
習
畫
，
曾
參
加
過
九
七

回
歸
在
中
國
會
舉
行
的
聯
展
。
這
是
她
首
次
個

展
。
展
覽
的
名
稱
是
﹁
你
認
識
我
嗎
？
何
鳳
蓮

的
繪
畫
藝
術
﹂。

為
什
麼
說
畫
展
中
有
不
少
公
案
呢
？
因
為
何

鳳
蓮
把
她
見
過
的
人
，
繪
成
﹁
你
認
識
我
嗎
﹂

的
系
列
作
品
，
有
﹁
加
州
風
情
﹂﹁
香
檳
萬
歲
﹂

﹁
會
所2

1

﹂﹁
布
上
﹂
等
多
幅
，
畫
中
人
的
穿
㠥

都
畫
得
很
細
膩
，
卻
全
都
是
無
頭
之
人
。
很
多

人
看
畫
時
，
不
是
說
這
個
人
是
我
，
就
是
說
這

個
人
我
認
識
。
到
底
那
些
人
是
不
是
他
或
她
？

是
不
是
觀
賞
者
認
識
的
人
？
這
些
無
頭
公
案
，

非
得
由
你
來
判
斷
吧
？

更
妙
的
是
，
何
鳳
蓮
把
她
不
曾
見
過
的
英
國

大
文
豪
莎
士
比
亞
，
憑
她
對
戲
劇
中
描
述
的
了

解
，
卻
繪
畫
出
想
像
中
的
莎
士
比
亞
來
，
而
且

是
有
頭
有
臉
的
。
這
豈
不
也
是
一
宗
待
了
的
公

案
？
沒
有
觀
賞
者
的
參
與
，
公
案
能
有
答
案

嗎
？ 公 案

興　國

隨想
國

萬
城
目
學
對
不
少
人
來
說
，
就
是

天
馬
行
空
的
代
名
詞
。
他
的
︽
鹿

男
︾、
︽
鴨
川
荷
爾
摩
︾
及
︽
荷
爾
摩

六
景
︾
等
，
早
已
看
得
人
魂
魄
出

竅
。
︽
豐
臣
公
主
︾
來
得
更
有
趣
，

不
過
我
更
關
心
及
羨
慕
作
者
的
聰
敏
，
看

他
把
歷
史
元
素
及
時
代
風
潮
作
精
準
結

合
，
實
在
令
人
拍
案
叫
絕
。

我
時
常
想
：
日
本
文
化
各
範
疇
的
創
作

人
均
人
才
輩
出
，
與
他
們
有
堅
實
的
流
行

文
化
基
礎
大
有
關
係
。
事
實
上
，
要
說
上

下
融
通
，
嚴
肅
與
流
行
文
化
互
糅
，
而
且

口
味
真
正
做
到
多
元
化
，
往
往
都
是
說
便

容
易
，
要
落
實
則
從
不
輕
易
。
︽
豐
臣
公

主
︾
把
豐
臣
秀
吉
及
德
川
家
康
等
歷
史
元

素
肆
意
挪
用
，
一
方
面
既
借
用
近
年
的

﹁
歷
女
﹂
風
潮
乘
勢
而
上
，
同
時
又
回
應
日

本
人
熱
切
關
心
的
人
種
學
話
題
︵
東
京
人
VS
大
阪

人
︶，
更
融
入
家
庭
崩
壞
到
重
建
的
設
計
，
簡
言
之
就

是
利
用
歷
史
元
素
作
為
藥
方
，
去
醫
治
代
溝
隔
閡
甚

至
重
建
地
域
上
的
民
族
自
尊
，
那
可
是
了
不
起
的
文

字
工
程
來
。

而
且
萬
城
目
學
的
聰
穎
之
處
，
是
一
切
全
以
娛
樂

包
裝
作
為
掩
飾
，
完
全
是
糖
衣
良
藥
式
的
構
思
。
我

常
想
這
正
是
華
裔
創
作
人
最
缺
乏
的
一
點
，
在
流
行

文
化
的
範
疇
上
，
華
語
作
品
一
旦
要
處
理
歷
史
題

材
，
不
是
流
於
虛
浮
失
真
，
就
是
過
分
嚴
肅
，
由
衷

而
言
就
是
缺
乏
把
歷
史
轉
換
成
潮
流
的
能
力
。
我
認

為
關
鍵
就
是
缺
乏Playfulness

的
機
巧
，
就
以
︽
十
月

圍
城
︾
作
例
，
沒
有
人
懷
疑
原
意
用
心
，
但
創
作
人

也
擔
心
市
場
上
未
能
承
受
到
過
分
沉
重
的
題
材
，
於

是
只
能
以
﹁
遊
戲
機
模
式
﹂
把
內
容
處
理
成
﹁
打
機

片
﹂，
最
終
表
現
形
式
與
主
題
命
意
落
得
互
相
消
解
的

可
憐
下
場—

投
資
既
大
︵
打
機
式
的
動
作
設
計
成

本
甚
高
，
而
且
也
受
遞
減
定
律
約
制—

打
得
愈

多
，
快
感
愈
低
︶，
而
且
也
肯
定
非
屬
創
作
人
的
本
意

企
圖
。
萬
城
目
學
的
玩
法
卻
是
借
力
打
力
，
四
㛷
撥

千
斤
，
豐
臣
德
川
的
故
事
永
遠
有
說
不
盡
的
玩
法

︵
近
年
最
笑
破
肚
皮
的
演
繹
是
︽
銀
魂
︾
把
他
們
弄
成

為
鬼
屋
中
的
怨
靈
，
令
我
樂
上
了
老
半
天
︶，
最
重
要

是
為
他
們
賦
予
時
代
的
娛
樂
意
義
，
在
娛
樂
的
框
架

下
，
才
可
以
滲
入
不
同
的
價
值
命
題
於
其
中
。

期
待
快
些
看
到
萬
城
目
學
的
新
作
︽
偉
大
的
咻
啦

啦
砰
︾
！

豐臣公主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1989年3月26日，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詩
句聞名的海子，在河北省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
歲。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海子的死，意味㠥一個激

情澎湃、充滿理想主義的時代就此黯然告別，而一
個講求物質，沉湎於利益、計算、金錢和享受的時
代，將很快在這片大陸降臨。
發展到今天，這種自私、淺陋、眼睛裡只有物利

的人生追求和樣式，擴散到人間最美好的感情，如
友誼、愛情、親情當中。於是，下面要講的故事就
順理成章、毫不奇怪了。
在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家經營汽車配件的銷售公

司，公司經理劉銘，年輕有為，一表人才。去年10
月9日，是他大婚的喜日。新娘名叫張佳，是一北
方姑娘，體態婀娜，人也聰明。
上午8點，劉銘帶㠥花車隊伍前去迎親。路上，

接到小張打來的電話，問他是否已給新居買了液晶
彩電，當得知新郎還沒買時，新娘氣得掛斷了電
話。
劉銘雖大學畢業已7年，但謀得現職時間尚短，

他並無多少積蓄，購置新房、裝修以及買傢具，已
花了不少錢，有些錢還是父母支持或找朋友借的，
到最後，液晶彩電實在是拿不出錢買了，他想先把
婚事辦了，隨後兩月便買小張喜歡的這種彩電。不
想，新娘竟催逼如此之急，以致大喜之日還為此不
快。沒辦法，事已至此，新娘家眼看到了，他硬㠥
頭皮也要上門迎親啊。
敲開家門，劉看到小張漂亮的臉上冷漠如霜，妝

不化，婚紗也不披。任他低聲下氣的央求，張只一
句話：「今天你不把液晶彩電買來，這婚就不結
了。」
劉軟磨硬泡，好話說了幾籮筐，兩個小時過去

了，張就是不鬆口。快上午11點了，酒店打來電話
問什麼時候開席，要趕緊，接下來還有新人要擺桌
呢。劉走到張面前：「我最後問你一次，這婚你是
結還是不結?結，就趕緊聽話；不結，別後悔！」
新娘仍然不答應。
劉轉身下樓，帶領花車隊伍拐了幾條街，來到一

個小區，他敲開一住戶的門，開門的是他的舊友汪
婷。
劉撲通一聲跪在地上，說：「汪婷，我知道今天

這樣做對你很不公平，是我瞎了眼，放㠥你的好視
而不見。請給我一次改過的機會，我求你今天嫁給
我⋯⋯」
劉泣不成聲，講了剛才的事情。汪拉不起劉，她

也跪了下去，擁㠥他哭。半晌，汪拉㠥劉的手說：
「好，我就答應嫁給你。是刀山火海還是幸福彼
岸，我就賭一次！」
當天，劉和汪就舉行了婚禮。雖然張佳與家人來

鬧，但劉再不肯讓步。隨後的幾天，劉和汪補辦了
結婚手續，如今他們生活幸福。
劉銘和張佳的故事，只是社會真實的一個縮影，

類似的事情還有許多。不少年輕男女談戀愛兩、三
年了，雙方都投入不少，可到後來因男方無力購房
或其他經濟上的窘迫，女方在父母的教唆和迫使下
與男友分手的，大有人在。事情的另一面是，有的
年輕男女剛經別人介紹或網絡聊天認識，第一面一
起吃飯，第二面女方便要求男方購買高檔化妝品或
其他禮物，男方稍有遲疑，女方就認定男方「太小
氣」、「沒有君子風度」，再也不和男方見第三面
了。
我們面對㠥怎樣一個年代？站在我們眼前的是怎

樣一些眾生？人性、感情與婚戀習俗，在這個年代
經歷㠥怎樣一些異化和變遷呀！

是一種多麼強烈的物質慾望的驅使，才能讓人們
無視對方巨大的痛苦，忽略和忘卻兩人的如海深
情，也不顧自己曾經真心實意的付出，而斷然與戀
人分手？
倘若人間最美好的感情，那發自我們內心深處的

愛戀，都可以佈滿這樣多的利益計較和金錢盤算，
如此培育出來的感情乃至婚姻還有情義可言嗎？倘
若曾被視為神聖、聖潔的愛情也隨㠥時代變化而淡
漠，甚至隨㠥物化的加速而被拋棄，那這個世界上
還有真情嗎？這還是人的世界嗎？
不錯，物質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物質

是一切感情、價值、精神的東西賴以存活的基礎。
我們這個民族曾經在意識形態的狂熱中虛擲了許多
年，曾經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曾經以窮為美，曾經餓㠥肚子高舉紅旗搞大躍進。
那些令人癲狂的日子的確太可笑，也太可悲了。但
是，我們今天是不是滑向另一個極端了呢？我們是
不是把物質和金錢供奉到了神明一樣的位置，我們
是不是都成了拜物教徒？
作為「市民理性」戰勝理想與浪漫的例證之一，

我們可以發現，在身邊和周圍，已很難發現幾個愛
讀書的人了，更難找到一個愛讀詩歌、愛寫散文的
人。在內地某衛視受眾極多的相親節目中，曾有過
一位男嘉賓，喜讀詩、兼創作，他把自己的一首詩
唸給大家聽，現場24位女嘉賓的臉上，多流露出一
種不屑的表情。這些女士青睞的男人是金融才子、
理財能手、創業老闆，最不濟也要有自己的一間麵
包房，似乎這樣的男人才真實、才可靠。前幾天，
有一男嘉賓這樣陳述自己的價值觀：一個人一要有
學歷，二要有經濟實力，方可被稱為人才，那些雖
然努力工作，但既無文憑又無錢財的人沒資格談戀
愛。雖然受到主持人的質疑，但這個小伙子不改初
衷。有一段時間，曾有過一位女嘉賓，她兩隻美麗
的大眼睛，閃動㠥天使般的靈光，她說：我雖近而
立之年，可情感史依然空白，我視愛情為生命，
「重感情遠勝於重物質，我會堅持自我，給予真命

天子最純淨的身心和最美好的真愛」，這番專情告
白竟引來現場一片驚詫。
是的，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這就是理想

主義者和有浪漫情懷的人的真實命運。你如果堅持
做人的理想，堅守自己對愛情、婚姻的追求標準，
那麼很可能被「剩」， 很可能落得孤家寡人，很可
能總也遇不到知音，不得不在無數漫漫長夜裡孤枕
難眠。
對有些人來說，孤獨是他的命運，是藏在他性格

和心靈深處的密碼。他的理想，與這個時代背道而
馳；他的浪漫主義，除了有幾位好友欣賞外，在多
數人眼裡都是笑柄。失敗，就像是某種鐵定的劫
數，會在他人生的一個又一個路口等㠥他。而作為
這種失敗的一個顯著標記——他是單身，他是一個
人，他沒有愛人，他找不到愛情。
雖然，作為個人，他盡可以高傲地擔負這一切，

在悲涼、孤寂中告訴自己要堅強，有些苦日子和難
關就這樣過去了，可對一個民族和社會來說，如果
這樣長期地沉醉於世俗，這樣茫無目標地流浪與繁
衍，聽任物利如此蠻橫地統治，那情況將大為不
妙。因為物質利益的追逐肯定會將社會分隔斷裂，
大眾會陷入實用主義和犬儒哲學的泥沼之中，人們
越來越自私、狹隘，缺少超越性，缺少對正義、平
等、公正的嚮往，缺少對自身和民族長遠利益的認
知，而投機的政客和居心叵測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可
以坐收漁利。
所以，一個沒

有浪漫主義情懷
及色彩的人生，
是乏味的、貧瘠
的；一個沒有理
想主義追求的社
會，是愚拙的、
鄙俗的，其前途
也是不容樂觀
的。

我們這個時代的愛情


